
秋霞圃坐落在上海市嘉定区嘉定

镇街道东大街314号。东靠秋霞公寓，

西毗陆俨少艺术院，南傍东大街，北依

启良路，占地 3.28 公顷，总建筑面积

3950平方米，其中景点面积2400余平

方米。它集始建于明代龚氏园、沈氏

园、金氏园和城隍庙于一体，是沪上五

大古典园林之一。四五百年间，这“三

园一庙”迭经兴衰；而龚氏园、沈氏园

和城隍庙更是物换人非，颇多变故，三

者既有自成风景的年华，亦有合二为

一的岁月。

——摘自《秋霞圃志》（2008年版

重修本）

秋霞圃故事中的不寻常

四十三年前，即 1981 年暑假，在

中学毕业五年后，我们班搞了一次返

校同学会。那时秋霞圃的重修、重建工

程正在进行中，在原音乐教室门前的

工地上，同学们兴味盎然地留了影。后

来才听闻这所留下我们许多记忆的老

房子原名叫碧梧轩，门前废池则称桃

花潭，潭边沿南北假山有过更多佳构，

各具美名。我们当年那几帧留影“不可

多得”地见证了这所园子的此番变迁，

然而在我心里，我还一直将早已恢复

古典名园身份和面貌的秋霞圃，看作

是我的中学校园。前几年，当我起念要

再写一写曾经的中学校园时，事与愿

违，我写出了秋霞圃。

之后我就注意到，秋霞圃的故事

中最不寻常的，是在它作为私家园林

的两百多年间（1502—1726），其园主

居然在龚氏和汪氏两家之间两度变

换。据2008年版《秋霞圃志（重修本）》

（下同）记载：

龚氏园系明代工部尚书龚弘第宅

之后园，即秋霞圃前身，始建于明正德

嘉靖年间（作者按：一说始建于 1502

年，明弘治十五年，龚弘辞官返乡之

时），时园内景物不见著录。嘉靖三十

四年（1555），龚弘曾孙龚敏卿（又名敏

行）为家奴所害（一说死于盗事），家道

中落，遂售宅园于徽商汪姓。万历元年

（1573），敏卿子锡爵赴乡试乏资，向汪

添价，汪答，价不可添，秀才若中举，宅

园可无偿退还。是年锡爵中举，汪果然

践诺。万历崇祯年间，锡爵子方中常邀

“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李流芳、

程嘉燧和客居嘉定的名士宋珏、马元

调在龚氏园会文唱和。时园内有丛桂

轩、浴德堂诸胜。清初，清兵三屠嘉定，

龚氏后裔龚用圆、龚用广等10余人与

侯峒曾、黄淳耀一起守城，英勇殉节。

龚氏因此再次衰败，其残存的宅园复

归汪姓。

短短一节文字，概述了龚氏宅园

先后两次易主汪姓徽商的故事。在后

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背后，实际有多

达12名龚氏族人殉节，龚用广的儿子

龚元昉在殉难前还留下一首《石冈

别》，文中有“双眼泪尽继以血，垂向江

边哭父烈”。下自注：“母与弟妹避地石

冈，七月二十七日兵猝至，同殉于此。”

对事实真相的质疑和推断

我最初读《秋霞圃志》中这段文

字，在感佩嘉定龚氏“再次衰败”的原

因时，却也特别觉得前一个故事过于

离奇，内容显见有穿凿附会之嫌。后经

考据研究，我最终对这一故事列出如

下几处质疑：

其一，关于龚氏宅园何时售于汪

姓徽商，据查最早记载此事的嘉庆《嘉

定县志》卷八“第宅园亭”里，只说龚锡

爵成年后，从收养他的舅舅沈兆家返

乡时，“其城隍庙西故宅已售一徽商”，

并未说明售出时间和经手人。此后史

志传记中的相关说法，则是时隔越久

情节越丰，益显“演绎”特征。据此可

知，所谓汪姓徽商在龚家遭难时“趁火

打劫”压价购入龚氏宅园的推测未经

实锤。

其二，龚锡爵之父龚敏卿的死因，

查到最早的记载出现于明万历《嘉定

县志》卷十二“隐德”中，是“死于盗”，

后来演变为死于“奴变”，然后顺理成

章有家仆李崧于月黑风高夜，背负幼

主龚锡爵逃离“奴变”现场的情节。即

使是这样，那时龚家已失户主，是谁能

出售龚氏尚书园于汪姓？

其三，从清康熙《嘉定县志》、清光

绪《嘉定县志》等史志所记龚锡爵做人

为官的事迹看，他是一个正直、刚正、

品位很高的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

很难想象他会去向多年前已由自家长

辈售出之宅园的买主要求“添价”。何

况龚锡爵那次是“赴乡试”，明朝乡试

试场通常安排在地方上，所费不多，即

使“乏资”，名门后代也不至于去动那

种歪脑筋。

其四，清康熙《嘉定县续志》、清光

绪《嘉定县志》中，均有关于在清初第

二次接手龚氏宅园的汪氏后裔汪凤来

（字于梧）的小传，赞誉他乐善好施，这

一描述的确也符合当年一般成功徽商

的品行。从汪凤来的祖辈在龚锡爵中

举后送还宅园的义举看，他也不是等

闲之辈，对龚锡爵所求之事，资助在先

应更合情理。

综上所述，并以与故事人物同时

代的明万历《嘉定县志》卷十二“隐德”

等为主要依据，分析当年情况，我推断

事情真相应该是这样：1555年某月某

日，已故工部尚书龚弘曾孙龚敏卿，意

外死于盗事，遗子锡爵，时年只有五

岁，便成了孤儿，人身安全堪虞。其舅

沈兆时客居常州金坛，得到噩耗后，随

即派人联系到龚家仆人李崧，由李崧

悄悄带着锡爵投奔沈兆处。沈兆对锡

爵视如己出，“抚而教之，凡十五年”。

龚锡爵成年后，沈兆将他送回嘉定老

家，并资助他自立门户。三年后，即

1573年，龚锡爵中举，次年又中进士。

在此背景下，此前已购得龚氏园的汪

姓徽商，主动提出要将龚氏宅园物归

原主奉还给龚锡爵。其实，当时的龚氏

园并非豪宅，建筑简陋，“白门土垣而

已”，只是它对龚家有着特殊的意义。

另一方面，在龚锡爵连中举人、进士

后，这座原尚书宅第也更添分量，汪姓

徽商此时将它“物归原主”，正合题中

应有之义。

为什么后来会出现言之凿凿、离

奇却为人乐道的“添价”之说？这应该

是和市井中对商人的成见有关，而史

志编纂者亦未能免俗。在“添价”之说

的背后，是对汪姓徽商“趁火打劫”的

暗示。无怪乎虽然汪氏经营秋霞圃近

百年，然而在史志中提到秋霞圃的这

段历史时，它的园主始终有姓无名。据

嘉定地方文史研究者朱怀兴考证，嘉

定历史上私家园林不下百所，像这种

园主有姓无名的情况堪称绝无仅有。

上文提到清代两部《嘉定县志》中皆有

汪凤来（字于梧）小传，但文中看不出

他和秋霞圃的关系，而能为他列传、赞

誉他乐善好施，原因恐怕还是在于：

“子熹，丙辰武进士。”他的儿子汪熹中

了武进士。

清初秋霞圃的第一代园主

嘉定地方文史研究者朱怀兴是在

清诗中发现这个汪于梧就是清初秋霞

圃的园主，同时也是龚氏园正式有园

名秋霞圃后的第一代园主。这并非偶

然，当年那些关于秋霞圃的诗词的主

要作者：山东莱阳宋琬、苏南江阴邓仲

麟、浙江余杭严沆、苏州吴江赵沄等，

他们都不是嘉定人。这明显不同于前

朝龚锡爵的儿子龚方中经营园子那会

儿，常来园中雅集、会文唱和的多为本

地名士，如“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

坚、李流芳、程嘉燧等，可见园子在清

初再度易主汪姓徽商，此事或许并不

待见于本地“大方之家”。

而这也导致这事给汪于梧的影

响，是他请来的宾客多来自各地，且有

多人贵为进士，如宋琬、邓仲麟、严沆，

而他们也都没有辜负园主的盛情。据

《秋霞圃志》记载，龚氏宅园正是在这

个时期被扩建为园林，不仅有了正式

园名，也逐渐有了桃花潭、结庐人境、

莺语堤、寒香室、岁寒径、数雨斋、题青

渡、池上草堂、延绿轩等二十余景，“极

一时之盛”。

而上述三位进士留下的诗词，有

邓仲麟的《秋霞圃诗》、严沆的《赋秋霞

圃》、宋琬的《集汪于梧秋霞圃分韵二

首》《秋霞圃杂咏十五首》等。

清诗中蕴含的桃花潭密码

今天的秋霞圃分为四个景区：桃

花潭景区、凝霞阁景区、清镜塘景区和

城隍庙景区，其中桃花潭景区所在位

置就是过去的龚氏园，也是汪氏园。

嘉定地方文史研究者朱怀兴曾在

他的《秋霞圃有密码，藏在清诗中》一

文中提出一个疑问：桃花潭命名的依

据是什么？不仅今天的桃花潭畔并无

“桃红柳绿”，而且据朱怀兴考证，清诗

中虽多有描写秋霞圃桃花潭的，但也

都没有写到桃树。如清宋琬的《秋霞圃

杂咏·桃花潭》：“碧水映朱鳞，荇藻清

如鉴。渔夫扣舷时，犹疑落花片。”在此

诗的描述中，“朱鳞”“荇藻”是实景，

“花片”是虚景，只因划船在桃花潭中，

便有“犹疑落花片”的幻觉。

倒是在清严沆诗句“桃花潭水鹤

江湄，秋圃汪伦寄宅时”中，透露了桃

花潭命名的密码：这一有名无实的命

名，却是为引导后人联想到李白《赠汪

伦》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

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汪于梧和汪伦，一样姓汪，同是安

徽人。已预知将来的史志也不会待见

汪氏园的汪于梧，当时采用的表达方

式，独特、含蓄，合乎文学和园林的语

言，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也说明了他

的为人。上文也说了，后世的几部《嘉

定县志》中，有汪于梧传，果然没有提

及他和秋霞圃的关系，不过倒是也盛

赞他的为人。

1726年后，汪氏秋霞圃和毗邻的

沈氏园、金氏园一起归属城隍庙，作为

城隍庙的后园。其间细节状况，今已无

考。今天的秋霞圃，则已包含上述四

园，更被誉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

一”，重焕青春，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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